第六册第四单元教材分析

☆ 单元教学目的要求

1． 了解戏剧的一些基本常识。

2． 了解戏剧的一般特点。

3． 了解通过戏剧冲突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的方法。

☆ 简介“戏剧”

一、 概念：

戏剧是一种综合的舞台艺术，它借助文学、音乐、舞蹈、美术等艺术手段塑造舞台艺术形象，揭示社会矛盾，反映现实生活。

二、 种类：

（一） 据表演形式的不同分类

1． 话剧——以对话为主，如，《陈毅市长》。

2． 歌剧——以歌唱为主，如，《白毛女》。

3． 舞剧——以舞蹈为主，如，《丝路花雨》。

4． 戏曲——是我国传统的戏剧形式，包括昆曲、京剧和各种地方戏，以歌唱、舞蹈为主要表演手段。

（二） 据剧情的繁简和结构的不同分类

1． 多幕剧

2． 独幕剧

（三） 据题材所反映的时代不同分类

1． 历史剧

2． 现代剧

（四） 据矛盾冲突性质和表现手法的不同分类

1． 喜剧

2． 悲剧

3． 正剧

三、 剧本

（一） 作用

剧本是舞台演出的依据和基础，是戏剧的主要组成部分，直接决定着戏剧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二） 特点

1． 有尖锐的矛盾冲突——戏剧冲突。

2． 主要运用人物语言（动作、唱词、独白、旁白）、动作塑造人物形象。

3． 适合舞台演出。

4． 有舞台说明

《〈白毛女〉选场》补充资料

一、《白毛女》唱段

二、《白毛女》的故事梗概

在一个偏僻的农村，贫苦农民杨白劳的女儿喜儿与青年农民王大春相爱。地主黄世仁见色心动，逼债上门，强令杨白劳把欠他的六斗谷子利上加利，在腊月底前还他二十五元大洋，否则就以女儿抵债。当杨白劳拿着一冬的血汗换来的七块五毛大洋到黄家还利息时，黄要本利一起还，硬逼着杨自劳在喜儿的卖身契上画了押。杨心如刀绞，自觉对不住女儿，除夕夜喝卤水自杀。初一早晨，刚死了父亲的喜儿被抢进黄家，不久即被黄世仁奸污。大春搭救喜儿未成，只身投奔红军。后喜儿在二婶的帮助下，逃出黄家，匿身深山丛林，在山上喜儿生下的不足月的孩子夭折了，非人的山林生活亦使喜儿变成了一头白发。喜儿常去山中的奶奶庙取供果和香火，有人遇见，便传说遇到了白毛仙姑。两年后，大春随部队返回家乡，开展减租减息运动。为粉碎地主借白毛仙姑的谣言动摇民心的阴谋，十五之夜，大春等人潜伏在奶奶庙，寻找白毛仙姑，没想到这白毛仙姑竟是当年的喜儿。地主被镇压了，喜儿报了仇伸了冤。她重又回到自己的村庄，与大春建立了幸福的家庭，头发也渐渐变黑了。 

本片故事来源于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民间传说。它以主人公的命运概括了旧社会亿万农民倍受压迫的苦难历史，并以此来说明，封建的剥削制度“使人变成鬼”，劳动人民作主的新社会”使鬼变成人”。

三、《白毛女》风行六十年

为纪念芭蕾舞剧《白毛女》诞生40周年，上海芭蕾舞团于7月初至8月底举办“《白毛女》故乡行———从延安到上海巡演”活动。7月1日，芭团一行82人在有着光荣历史的延安大礼堂，为延安的乡亲们举行了新版《白毛女》巡演的首场演出。此后，他们将赴太原、石家庄、济南、郑州、北京等地巡演，8月下旬回到上海汇报演出。 

说起芭蕾舞剧《白毛女》，我们自然而然会想到它据以改编的原创歌剧《白毛女》，如此算来，《白毛女》风靡舞台已经整整六十个年头了。 

（一） 发现：“白毛仙姑”的传说 

1945年初，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正在筹划排演一个新的大型歌剧，为即将召开的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献礼。当时，从晋察冀边区带来的一个“白毛仙姑”的传说引起了他们的兴趣。这个传说流行于河北阜平一带，《晋察冀日报》曾发表过报告文学《白毛仙姑》，林漫（李满天）写过短篇小说《白毛女人》。故事是说：八路军解放某山村后，工作很难开展。据说那里有“白毛仙姑”在村里出没，村民们迷信，每逢初一、十五要到奶奶庙供奉。一天，区干部在村里召开村民大会，但村民大多没来参加，原来那天是十五，村民都去上供了。当晚，区、村干部与民兵隐藏在奶奶庙里，三更时分，果然看见一个披着一头白发的“仙姑”到庙里来拿供品。他们大叫：“你是人还是鬼？”但那“仙姑”急急地夺路而逃了。区干部等紧紧追赶，后来追到一个山洞，看见那“仙姑”还有一个小白孩。区干部和民兵举枪问她：“你到底是人还是鬼？”这时“白毛仙姑”突然跪在地上，哭诉起来。原来她是山下的村民，九年前，她才十七八岁，被恶霸地主看中，以讨债为名逼死她爹，把她抢走。到了地主家，她被地主奸污，怀了孕。后来地主又订了亲，要害死她。一个女佣放走了她。她逃进了深山，住在山洞里，生下了孩子。因为晒不到太阳，吃不到盐，几年后全身都变白了。她以野果、野菜充饥，吃奶奶庙里的供品，顽强地活了下来。区干部告诉她，共产党、八路军来了，世道改变了。他们把她救出了山洞，重新回到村里，开始了新的生活。 

（二）修改：不枪毙黄世仁观众有意见 

那时，抗日战争将近胜利，面临着一个新的历史转折。主持鲁艺工作的副院长周扬觉得这个题材很好。他认为，这个传说既有浪漫主义，又有现实主义，它蕴含着“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深刻题旨。鲁艺立即组成了以张庚为首的创作组。开始由诗人邵子南写成第一稿诗剧的本子，后来邵子南离开，由贺敬之、丁毅重新执笔；导演有王彬、王大化、张水华、舒强等；作曲有马可、张鲁、向隅、瞿维等；演员有王昆、林白、张守维、陈强等。在创作中，他们充分发挥集体的力量，几经修改，反复加工，使作品渐趋完善。比如开始考虑到抗日统一战线，戏中没有枪毙黄世仁，对此观众意见很大，于是剧本作了相应的修改。艺术方面的修改就更多了。开始用的是秦腔、郿鄠戏的曲调，表演则搬用戏曲的程式动作。观众认为古不古，今不今，不伦不类。后来改为以河北、山西、陕西等地的民歌为基础作曲，并吸收河北梆子等地方戏曲的音乐素材和手法。如喜儿的唱段“北风吹”，乃是综合了河北民歌《小白菜》和《青阳传》的音乐素材加工而成的，音调活泼流畅，轻快委婉，鲜明地刻画了喜儿天真活泼的形象。喜儿逃出黄家后的几段音乐吸收了河北梆子、山西梆子的音乐素材和手法，如“刀杀我，斧砍我”以散板的哭腔和快板的朗诵调交织起来，刻画喜儿的强烈愤慨和报仇决心。杨白劳的“十里风雪”根据山西民歌《捡麦根》改编，曲调深沉苍凉。作曲者又加以融会交织，使全剧形成统一的风格。经过努力，《白毛女》终于成为内容与形式统一的中国第一部新歌剧。 

（三）轰动：“北风那个吹”成为人人会唱的曲调 

歌剧《白毛女》第一次正式演出是1945年4月在延安中央党校礼堂，观众是“七大”代表和中央负责人，毛泽东、周恩来等观看了演出。中央书记处充分肯定了这个戏。 

此后鲁艺经常带着这个戏到战士、群众中去演出，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有一次在部队演出，当戏演到抓住黄世仁时，台下一位小战士气愤得拔出枪来要打，幸被及时制止。后来到部队演出时，事先班长要把大家佩枪的子弹卸下来，以免发生意外。 

《白毛女》在中国歌剧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新中国成立后，更是演遍了大江南北，“北风那个吹”成为人人会唱的曲调。1950年，东北电影制片厂改编拍摄故事影片《白毛女》，主要演员有田华、李百万、陈强等。1951年，《白毛女》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金。1958年，马少波、范钧宏又改编成京剧，由中国京剧院李少春、杜近芳、叶盛兰、袁世海等主演。 

（四）再创：中国的芭蕾舞始于《白毛女》 

1964年，上海舞蹈学校开始编演芭蕾舞剧《白毛女》。起初是由该校教师胡蓉蓉和上海戏剧学院教师叶涛为芭蕾科表演课编排的小品，内容是喜儿下山取供品的片断。1964年6月，在此基础上发展成小型舞剧。1965年改编成8场大型芭蕾舞剧《白毛女》，5月参加“上海之春”首次演出。 

《白毛女》是中国最早创排的民族芭蕾舞剧，上海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局十分重视，舞校校长李慕琳亲自坐镇，请黄佐临担任艺术指导，并集中了许多优秀创作人才。先后参加的有：编导胡蓉蓉、傅艾棣、程代辉、林泱泱等；作曲严金萱等；主要演员顾峡美、蔡国英、茅惠芳、石钟琴、余庆云、凌桂明、欧阳云鹏、董锡麟、孔令璋等。剧组还邀请京剧大师周信芳前来指导，他辅导扮演杨白劳的演员董锡麟如何塑造人物，如何走台步。 

芭蕾舞剧《白毛女》有许多新的突破和创造。如将原剧中杨白劳被逼无奈自杀身亡，改为因反抗地主抢走女儿而被打死。在舞蹈方面，主要采用芭蕾的舞蹈语言，同时吸取了中国古典舞、民间舞、戏曲的精华，既展现芭蕾脚尖功力的特点，又注意使上肢舞姿刚健有力。所以剧中既有“窗花舞”，“扎红头绳”，喜儿、大春双人舞等富于芭蕾特点的舞蹈；又有吸收民族、民间舞蹈语汇加工创作的“参军舞”、“大红枣儿甜又香舞”、“红缨枪舞”等。西洋芭蕾只舞不唱，为了使中国观众喜闻乐见，《白毛女》采用了载歌载舞的形式，加进了许多伴唱。除了歌剧中原有的“北风吹”、“扎红头绳”等以外，还创作了“压不住的怒火”、“漫天风雪”、“见仇人烈火烧”、“大红枣儿甜又香”等独唱、重唱、合唱、齐唱歌曲。事实证明，他们的艺术探索和实践是成功的，《白毛女》作为中国第一部民族化的芭蕾舞剧，对中国的芭蕾舞创作具有奠基的意义。 

（五）难忘：周恩来的关心和指导 

在《白毛女》创作过程中，始终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关心、支持和指导。中国要搞芭蕾舞，就是周恩来首先提出来的，在他的关怀下，上海才建立起舞蹈学校。他对舞校创排《白毛女》更是关怀备至，据当年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孟波回忆，周总理在各种场合观看《白毛女》达17次之多，而且经常提出一些修改意见。比如剧中人物的服装，开始搞得比较自然主义，破破烂烂的，周总理看后说：“你们搞得太寒酸了，舞台上不能只讲自然主义，也要有点浪漫主义么。”喜儿进山以后，开始排演时处理成一下子黑头发就变成了白头发，显得太突然，不是太合理。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提出，是不是可以学川剧的变脸艺术，让喜儿慢慢从黑发变成灰发，最后变成白发。后来创作人员设计了“四变”的情节和舞蹈，非常成功。还有前面说到的，在舞剧中加了伴唱，开始有人表示异议，也是周恩来给予了肯定，他说，中国芭蕾应该有中国特点，中国人有载歌载舞的传统，不妨加唱。 

芭蕾舞剧《白毛女》诞生至今也已40年了，先后演出场次1600场。其间有几代演员相继演绎这部名著，除了前文提及的几位以外，还有汪齐风、辛丽丽、杨新华、季萍萍、余晓伟等。《白毛女》的舞台演出屡演不衰，1971年拍摄成彩色影片；上世纪七十年代起，《白毛女》还出访朝鲜、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国。《白毛女》已誉满海内外。 

《白毛女》从歌剧到舞剧，走过了60年的风雨历程。上海芭蕾舞团的“红色故乡行”，不仅使我们回眸经典诞生、发展的历史，而且将激励我们创作出更多的优秀作品，以满足群众对文化和精神食粮的需求。

四、《白毛女》图片

《〈陈毅市长〉选场》补充资料

一、话剧《陈毅市长》（故事梗概）　　　　 

沙叶新作于1980年，同年由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首演。它取材于新中国初期陈毅担任上海市长时期的生活，从不同的侧面，再现了历史的真实。是戏剧文学中塑造领袖形象的一个较成功的尝试，人物赋予了喜剧色彩。

第一场

1949年5月10日。在第三野战军司令部所在地的一间简陋的会场里，陈毅司令员正在向部属讲话。他声色俱厉地批评一些干部战士目无纪律的行为，声称“要是到了上海，二次再犯纪律，可别怪我陈毅不客气！”他侃侃而谈，对前途充满信心，指出：“从进上海的第一天起，我们就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恢复和发展生产上，这个任务比拿枪打仗还要困难。”最后，他套用骆宾王的文章结束讲话：“试看明日之上海，竟是谁的天下！” 

第二场

1949年5月28日下午。陈毅在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大楼主持了国民党伪上海市政府代市长夏灏的投降仪式后，友好地向他伸过手去：“夏灏先生，交个朋友！”称赞他弃暗投明，还表示要认真研究夏灏的“上海城市建设规划”，希望他继续提任工务局长。在如实地向记者通报了上海的状况后，陈毅表示要尽快地恢复和经展经济。当有记者询问陈毅就任上海市长的感想时，陈毅说：“有啥仔感想？”“感想就是上海的市长不好当哟！” 

第三场 

陈毅硬是拉上工业局长顾充到国华纱厂总经理傅一乐别墅赴宴。傅一乐喜出望外，也深受感动。傅夫人何淑芳因不懂孙毅的四川方言，误将陈毅当作公司大老板；陈毅也将错就错，说自己是“上海市的大老板”，正在筹划开办一家最大的国营百货公司，并要何淑芳劝说丈夫相信共产党的政策，尽快恢复生产。直到傅一乐上场，何淑芳才明白面前这位“沈先生”原来是陈市长，连声说“冒昧”。傅一乐向陈市长表示：一定遵守政府法令，正当合法地进行经营。 

第四场 

　　上海第一家国营百货商店第一天开张营业。陈毅前来视察，向药柜营业员裴云芳了解开业情况。为了“支持国营商店”，陈毅向秘书朱静借款买药。当他了解到盘尼西林无货可供，私营药店乘机抬价，病儿家属心急如焚时，陷入了沉思之中。 

第五场 

化学家齐仰之家。陈毅登门造访，但齐规定“闲谈不得超过三分钟”。陈毅说：“齐先生对有一门化学，好象一窍不通！”齐觉得奇怪，追问：“我的无知究竟何在？”并请陈市长“尽情尽意言之”。于是，陈毅道出一番“共产党人的化学”的妙论，说明“社会若不起革命变化，实验室里也无法进行化学变化”的道理。齐仰之豁然开朗，欣然同意主持筹找盘尼西林药厂。 

第六场 

敌机轰炸发电厂。陈毅急忙从家中赶赴现场。张大爷误以为女婿“六亲不认”，拎着行李包袱前来辞行。陈小妹也上家里要哥哥介绍到卫生学校读书。陈毅回家，一番情真意切的话，使老丈人和小妹了解共产党人廉洁无私的作风，一场难断的家务事终于被陈毅化解。 

第七场 

陈毅正为电厂被炸训斥军长童大威：“八门高射炮，你倒有本事让它六门不响！”说这回要“依法论处”。但当接到华东局要将童大威交军法处依法判刑的电话时，又为自己的“虎将”童大威讨保。新闻处副处长魏里因电厂被炸报道失误，严重泄密，被陈毅狠训一顿。他一宿未睡，大清早就前来交检讨书和辞职信。经秘书长周放曙说明，陈毅才知道魏里是党外人士。他立即召见魏里，为自己态度粗暴表示歉意。 

第八场 

上海解放后的第一个春节。上午，陈毅带傅一乐到国华纱厂工会领导人徐根荣家拜年。傅一乐害怕国民党的轰炸，将资金抽逃香港，使工人三个月未领到工资。在徐家，他目睹了工人以豆渣充饥的生活，颇有感触。陈毅批评他抽逃资金，同时教育徐要协商解决劳资纠纷，协调了两方关系。 

第九场 

师长彭一虎来到陈毅家“提意见”。他没有被提拔当军长，认为陈毅“安排不公道”：“我哪一点比不上老胡？就是身上的伤疤也要比他多几块！”陈毅猛喝一声“住口”，让彭一虎脱掉上衣数身上的伤疤，之后，又请他的管理员老韩也数伤疤。陈毅故作惊讶地对老韩说：“什么，什么？24年参加红军，25年入党的老革命，身上又有那么多的伤疤，如今就担任一个小小的管理员？”他语重心长地对彭一虎说：“手莫伸，伸手必被捉！” 

第十场 

市属机关礼堂大厅。剧场内正在表演节目。夏灏、傅一乐、徐根荣、齐仰之等人先后入场。陈毅不喜欢对他个人歌功颂德的节目，退出剧场，在大厅遇到准备演出的交响乐团指挥柳风。柳风告诉陈毅，他的团部至今仍居无定所，陈毅答应尽快解决。他跟周放曙商量：“要是安排不出房子，那就把你的或者我的房子先让出来！”周答应第二天就解决。陈毅奉调南京军区主持工作，他倾听着从剧场传来的《英雄交响曲》，自言自语地说：“这个音乐是歌颂英雄的，可是被歌颂的不一定都是英雄。我在上海工作才一年多，就已经有人对我唱颂歌，真叫我诚惶诚恐。个人太渺小，党群才万能！切记啊切记！































